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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光 黄陵矿业公司 史灏 摄

蔷 薇 花 开蔷 薇 花 开
杨琦杨琦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
香。”伴着晚风，褪去疲倦，寻着甜而不
腻、雅而不淡的阵阵花香，厂区南墙旁芳
香四溢、娇艳欲滴的满架蔷薇，一簇簇盛
开的粉色花瓣，层层叠叠摄人心魄。看
着在簇拥的花瓣中穿梭的蜜蜂和翩翩起
舞的彩蝶，谁能相信蔷薇在这里已默默
扎根三年有余，化孤独为坚毅，静待今夏
花开，一朝枝头绽繁华。

我爱蔷薇，爱她的平凡。她不似秋菊，
有“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的
豪情，更不似昙花，有“言说花绽夜已深，
故此昙展众观难”的悲悯，她是花中真君
子，明媚而倔强。她的花期可达半年之久，
每年从春末或初夏开花，一直绵延到晚秋，
庭院、阳台，只要有土便可生长。但她满身
都长着针刺，像在时刻捍卫自己的尊严。

依稀记得，儿时邻家奶奶那个不大的
院子里就有一架蔷薇，每到花期，我们一群
小伙伴就成了有名的“采花人”。在记忆里
奶奶总是面带微笑，从未训斥过我们，仿佛

那满院子的蔷薇花永远也摘不完。我喜
欢奶奶的蔷薇，更欣赏奶奶那岁月沉积的
微笑。听人讲，她是一个苦命的人，早年
丧偶，老年丧女，人间八苦，她皆尝尽，那
时我不理解，一个经历如此大悲的人怎能
活得如此淡然。她的院子没有一根杂草，
橱柜上的碗筷虽然陈旧却十分干净，银白
的长发总是简单挽起，直到今天我还清晰
记得她坐在门墩上挽发髻时的样子，像极
了绽放的蔷薇……

我爱蔷薇，亦爱她的聪慧。古人用
“朝露洒时如濯锦，晚风飘处似遗钿”描写
风姿绰约的蔷薇花，但是比起这些，我更
爱她的聪慧。因为蔷薇不仅生命力顽强，
而且她的根、枝、叶、花皆能入药，是难得
的中药材。在《医林纂要探源》中记载蔷
薇：“干之可罨金疮，祛瘀生肌。”《本草纲
目拾遗》中记载蔷薇花“治疟，妇人郁结吐
血。”《现代实用中药》中还记载蔷薇花“芳
香健胃”等功效，恰似亭亭玉立的“医女”，
不仅拥有美貌，亦有内涵。

我爱蔷薇，更爱她的坚毅。智引公司
厂区南墙的蔷薇用了三年的时间惊艳众
人。这三年里，每个初夏她都拼尽全力盛
开，却换来了失望，但她从未放弃，直到此
刻终得花团锦簇。去年仲夏，因筹备 5G
生态联盟会，我们将埋没在杂草中从未开
花的蔷薇割了个干净。然而今年，她终于
吐露芬芳，向世人绽放自己的芳华。她经
受了遗忘、孤独、冷漠和生存危机，却以德
报怨，用爱舔舐伤口，最终以满园春色馈
赠他人，换来一片赞许。她像极了走过低
谷，迎来转型发展的“智引人”。这些年，
我们走过了停产 4年的灰色岁月，从石缝
中长出藤蔓，忍受了孤寂，尝尽了心酸，最
终凭借顽强的品质和智慧，从一个传统水
泥工业企业转型为 5G智能化应用的高科
技公司，为生态水泥公司赢得了又一个“繁
花似锦”！

我爱蔷薇，爱她粉嫩的脸庞，爱她沁人
的花香，更爱她平凡且坚毅的品质……

（生态水泥公司）

车缓缓地驶进站台，老方左手拎着一个坛子，
右手提着一袋韭菜，挤下车来。坛子里是母亲腌的
糖蒜，韭菜是母亲种的无公害蔬菜。几天的月假，他回
老家帮父母干了三天农活，又匆匆进城看望妻儿。

终于到了家，老方放下袋子，甩甩发麻的双手，
倚着沙发，满脸堆着笑，拨通了妻子的电话，讨好地
询问妻子晚上想吃点啥。妻子正忙着，随便甩了句

“自由发挥”，就挂了电话。老方咂么着嘴，很是心
疼妻子，既要带孩子，还要上班，实在不容易。

“自由发挥”还真难住了老方，他凑到冰箱前，
认真研究了下里面的蔬菜，都是儿子喜欢吃的，自
己大多不会做，一时间，老方没了主意。

思来想去，还是要在这捆韭菜上下功夫。做什
么好呢？老方上网一通神搜，“滋卷”两个字跳入眼
帘。对了，就“滋卷”了，经典陕西小吃，菜多味美，
老少皆宜。现学现卖，老方看了十多遍教程，才起
身钻进厨房。

炒好鸡蛋，泡开粉条，洗菜、切菜，叮叮当当……
厨房里传出了虽不协调，但也欢快的声响。拌
好了菜，老方一拍脑门，太尴尬了，忘了和面。

于是乎，本就摸石头过河的老方，更显得笨手
笨脚。匆匆舀了两碗面粉，急急地倒进去一碗水，
面和软了，又加了些面粉，又有点干了，几经摸索，
终于八九不离十了。教程上说要醒面半小时，老方
就拉个凳子，坐在挂钟前老老实实等了30分钟。

鉴于自己的“实力”，老方先揪了一小块面团，
在案板上撒上干面粉，信心满满地擀了起来，谁知，
初战未捷，擀面杖粘进了面团里。一阵手忙脚乱，
擀面杖是“脱险”了，面团却没了形状，索性揉在一
起，从头再来。本想着擀出个圆又圆，可手下功夫
尚浅，最终，用一张貌似甘肃省的地图卷起了菜馅。

正好锅开水升腾，忙摆上菜卷，坐等十五分钟，
自己的杰作终于出锅了，可调皮的“滋卷”结实地趴
在箅子上，很不情愿地被老方揭了下来，再看盘子
中的“滋卷”，太辣眼了，怎一个“丑”字了得。

第一锅，算是失败了，老方总结经验，再接再
厉。第二锅，单就体型就比第一锅“帅”了很多，盖
上锅盖，漫长等待……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锅顺
利摆在了方盘里。

有了经验，老方将最后一块面团全部摊开，将
剩下的馅全部铺上，仔细卷好，希望能出一锅精
品。上了气，看完时间，老方便收拾起眼前的“满案
狼藉”，洗洗涮涮，终于恢复了原样。刚想松口气，
忽闻到一股焦糊味！瞬间老方满头冒汗，来到锅
前，真糊锅了，原来是忘记向锅里添水。幸好发现
及时，没有酿成“大错”，真是爱心所致，天可怜鉴。

收拾完厨房，调好蘸汁，老方抢先将几块最丑
的滋卷送入腹中，看着余下的“十八罗汉”，心里
还是美滋滋的，打开家门，让空气流通流通，静静
地等待着妻下班、儿放学。 （运销集团）

李军

矿工丈夫好厨艺

周末的时候，与父亲一起去家附近的
水库边钓鱼，这是他退休后在那边钓了一
年多，我第一次陪同。每次我不是在陪伴
孩子，就是在家里休息。这次主动要和父
亲一起去，他很高兴。

爸爸是一位很向往农村生活的人，电
视台农林频道里养鸡、钓鱼、种菜之类的事
情，他很感兴趣。在单位工作，在城市里建
家，像这样安静，心无旁骛地看太阳落山，
是多么难得。我说要是可能的话，真想回
归田园居住。他听了这话，隔了许久才说，
在年轻的时候，也是我这个年纪甚至更年

轻，去三峡出差，看见白
发渔樵江渚上，就有冲动
干脆也去过那样孤舟蓑
笠翁的日子。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然而当时有
老人要赡养，有孩子要
教育，这些估计靠他打
渔是挣不来的。他让我
安心工作，到了年纪自
然而然就会停下来。

那天，我望着湖水
发呆。他看似无意，实则
有心对我说：“我老了，不
可能照顾你一辈子。你要

经营好自己的家庭，我才能安心。”他后来又
笑着自言自语，你把孩子教育得这么好，应
该没什么问题……我回答说：“其实我也不
是很好，臭毛病一大堆。”当时都不敢用力
眨眼睛，怕眼泪掉下来。他拍拍我的肩
膀，说顺其自然就好，回家给我做鱼吃。

兴尽晚回舟，向晚意不适，尽早归家
去。他有一女，岁长心思多。夕阳无限
好，但我知道，阳光把我们拉得很长很长，
却将他们缩得很短很短。

每一位父亲能给予子女的物质生活虽
然不一样，但每个父亲对子女的爱是一样

的。小时候看不惯他的做法，长大了却看
懂了他的苦心。是他的教诲，让自己明白
很多道理，做人要脚踏实地，切勿自满；做
事要有始有终，切勿放弃。这个世界上，
最孤独、最严肃的人是父亲；最伟大、最厉
害的人，也是父亲。小时候，他是我们的
依靠；长大了，他是我们的后盾。从我们
出生的那一刻开始，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
献给了我们。

悠悠父爱，厚重如山。傍晚倚窗而
坐，不自觉地哼唱起那首《父亲写的散文
诗》，把自己编辑在备忘录里的文字带着
一份想念按下了发送键，许久他回我一个
笑脸。内容如下：

严父嗔目笑意含，为女曲臂做温床。
蒲扇轻摇蚊蝇赶，月下吟诗故事讲。
喜怒哀乐从不语，苦辣酸甜心里装。
瘦削双肩把家扛，挺直腰杆当脊梁。

父爱无言先垂范，历经沧桑皱纹藏。
形如大山重身教，引你登顶览风光。
愿做参天挺拔树，为你撑伞挡骄阳。
传承家风把灯掌，温暖全家航程亮。
此刻，以文字而记述，因岁月而沧桑，

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父亲！
（黄陵矿业燃煤发电公司）

父父

亲亲
刘
丹
刘
丹

父母去世已久，但我时常会想念他
们。想他们的艰苦岁月、他们的为人处世、
他们的无言家教。

我的祖籍在河北张家口。父亲 16 岁
那年只身来到内蒙古包头市铁路上求生
存。我不知道五、六十年代究竟是怎样
一种社会情形，但吃饱穿暖确定是一种
奢望。之后，父亲去了乌达矿区，在工地
里学木工、下苦力。之后，娶妻生子，为生
活更加努力工作。之后，母亲生了一场大
病，父亲光着脚板把她从“奈何桥”背了回
来。1970年，父母从内蒙古乌达区来到澄
合。1974年我出生在一个叫“新工地”的
窑楼里。

父亲在老家念过几年书，算是文化人
了。但总在单位最底层干最辛苦的工
作。小时候，我的成长空间不大，就是新
工地“疙瘩”上、权家河的小河里和一、二
矿的街道。但来自五湖四海的街坊邻居
却把矿区渲染得热闹非凡。我们姐弟 4
人，我 5岁时家里还吃着玉米面窝头。一

天中午，母亲扯着嗓子叫我和弟弟回家吃
饭，进了院子看到两个姐姐站在院墙下抽
噎。母亲拿起鸡毛掸子又抽了姐姐几下
不让哭。姐姐在放学的路上遇见有小贩
挑着担子卖小鸡，两人突发奇想偷几只小
鸡养到过年吃。还真得手了，三只小鸡在
厨房里叽叽喳喳叫着。母亲领着我们姐
弟 4人找到了卖小鸡的小贩，给了买鸡的
钱，让姐姐们赔了不是。这个事传了出
去，有邻家说母亲死心眼。当初，我真感
受不到什么，但若干年后的一天，邻家的
伙伴被警察带走，我被吓出一身冷汗。

母亲在我心中很伟大。她不识字，但
从不服输。为了接济家庭生活，母亲的脚
步从未停歇过。母亲被服务社缝纫组的
姐妹们经常嘲笑不识字，男女都分不清。
父亲心灵手巧，坚持每天教她几个常用汉
字、剪几个衣样。那时家里没电视，天一
黑，一家人就伴着昏暗的电灯围坐在炕上
教母亲学汉字。一年后，服务社缝纫组解
散，家里买了一台缝纫机，母亲开始自己做

裁缝活，这一干就到了我当兵退伍回
来。母亲去世得很突然，远方的大姨收
拾母亲的遗物时，哭着骂我父亲活得“干
净”，妹妹干了半辈子裁缝竟没有一件像
样的衣服……我一直保存着母亲那台“蝴
蝶”牌缝纫机，我会看到她背对着渐渐富裕
的生活，没日没夜地蹬着缝纫机的背影。
我和姐弟们一直很节俭，也很安分，但骨子
里总有一股不服输的锐气。

父亲退休后，一直一个人生活。公司
为父亲在县城阳光小区分了一套房，大家
都看好一楼的方便和增值潜力，但父亲选
择了三楼。我知道，父亲没有为自己的将
来着想，始终惦记着孩子们的幸福。后
来，父亲爬上三楼很吃力了，不愿下楼走
动。几年后，公司在县城西河小区为我分
了一套房，我选择了一楼，想让父亲迈开
脚步安度晚年。

我的女儿马上大学毕业了，她告诉我一
定要考上研究生。我懂，女儿怕我太累。

（澄合矿业二矿分公司）

无 言 家 教
赵全军

在我的抽屉里，有一本我大学期间参
加学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的结业证书，
它随我从家乡到异乡，从南到北辗转多
地。十几年过去了，红色封皮仍然鲜艳夺
目，时刻提醒我，牢记教诲，不忘初心。

小时候，奶奶经常给我讲日军入侵，她
随大人去逃难的经历。她说，每次日军还在
十几里之外，就能听到天空中的飞机轰隆作
响，村里的大人小孩就要躲到深山去。日军
所到之处，烧杀掠夺，一片狼藉……正是因为
日军的入侵，奶奶失去了父母，只能依靠两个
哥哥生活，没饭吃没衣穿。奶奶每次讲完这
些故事，就教育我说：“要记得共产党的恩
情，因为有了共产党，我们才能吃上饭、穿上
新衣，不用再‘逃难’。”

后来再大一点儿，每年的“七一”前后，
父亲就会带回奖状或者其他奖品。这时
候，奶奶就会很自豪地告诉我说：“看，这
是你爸得回来的奖品，他是共产党员！”正
是奶奶从小的灌输，让我明白，成为一名
共产党员是多么光荣的事情。

因为奶奶的熏陶，大二的时候，我向
学校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过考
察，我很荣幸地成为了本年级第一批入
党积极分子，被推荐参加学校入党积极
分子培训班。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奶奶
时，奶奶高兴地说：“好好好，要好好学，
争取早点入党。”

后来，我取得了结业证书。但是很遗
憾，没有在学校实现入党。

大四下学期，学校有一批去贵州支教的
名额，我第一个报名。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
父亲时，他语气中虽有不舍，但却说：“既然你
想好了，就去吧，毕竟你希望成为一名共产党
员，你只有经过历练，才能成为合格的共产党
员，才能有承担责任的能力。”

因为各种原因，我没有成为支教的老
师。但是在其他同学南下之时，我选择去
了北方，成为建设集团铜煤公司的一名员
工。进入公司后第一件事，我就向党支部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2012年 7月 1日，我被
党组织吸收为预备党员。父亲知道这个消

息后，特意打电话和我谈了很久。时至
今日，我依然记得那段话：“从你宣誓那
时起，你就是一名共产党员，和平时期，
党员就意味着用所学的知识为企业作贡
献，为社会作奉献，就意味着责任与使
命，奉献与担当。”

从那以后，不管在哪里，遇到什么样的
困难，我都会细细品味奶奶所讲的故事，就
会反复体会父亲的教诲。因为我觉得，这
已经不只是简单的故事和教诲，而是通过
家庭教育，实现对党优良传统的传承。

如今，我有了近 10 年的党龄。这 10
年中，我一方面加强对专业知识的学
习，努力考取与工作相关的证书，提升
胜任工作的技能；一方面努力工作，深
入基坑放过线，跟随工友对公司困难职
工信息进行摸排统计……不管在哪一个岗
位，不管从事什么工作，我都认为这是一种
历练，提醒自己时刻准备着，用实际行动成
为父亲口中那个“为企业作贡献，为社会作
奉献”的共产党人。 （建设集团铜煤公司）

初 心 不 改
张益强

“庄里到了，庄里到了，请下车的乘客带好随
身物品！”乘务员的话音还未落下，我就急匆匆
地拎起背包，跳下车，朝着离车站不远的那家小
吃摊奔去。

“老板，一大碗粉鱼，酸菜多些、辣子旺些！”
刚到摊位上，我对着正在炒菜的老板喊道。

“知道了，小伙子，你又休假回老家来咧！你
稍等，这份炒凉皮完了就给你做！”老板一边忙着
一边回应道。

几分钟后，一碗热腾腾的酸菜粉鱼上桌了，
绿色的酸菜、金黄的丸子、红油的辣子、透亮的
粉，令人垂涎欲滴，再喝上一口带有虾米的汤，满
身的疲惫仿佛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当我
大快朵颐的时候，电话响了，我一看是小姨，我便
知道又要“挨训了”。

果不其然，电话那头小姨的声音“飘”了过来：
“你是不是又跑去吃粉鱼了，都给你娃说好了，中
午先回家吃饭，下午再吃粉鱼，咋这么不听话哩，
家里饭都给你做好了，半天等不到你人！”

“姨，你甭生气，我马上就吃完了，这不是馋得
不行咧，等会儿回家你做的饭我肯定吃净！”我“小
心翼翼”地回着话。

吃完结账，麻溜地回到小姨家，洗手、吃饭，直
到我把餐桌上的东西吃得差不多了，小姨脸上才

“阴转晴”，露出了笑容。
也不知道这是第几次被家人“训斥”了。但凡

回老家，我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吃上一碗粉鱼，就算
提前告诉了家人中午到家吃饭。其实，韩城也有
粉鱼，可我并不喜欢吃，唯有家乡庄里的粉鱼才让
我念念不忘。

迷恋有些事物，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本质属性，
还在于它所承载的情感故事。

记得第一次吃粉鱼，应该是我初中放寒假的
时候，妈妈带着我回老家探亲。以前，从韩城回庄
里镇，不像现在这么便捷，那时可要倒三次车，先
坐 5个多小时火车抵达阎良，然后转近一个半小时
的汽车到富平，再倒车去庄里。一趟下来，不要说
是小孩，就是大人也疲惫不堪。

一下车，风冷飕飕的，天开始飘雪了。妈妈原
打算直接回外婆家吃饭，可那会我嚷着饿得不行，
非要先吃饱了再回外婆家。于是妈妈拉着我在空
荡荡的街上找地方吃饭。走着走着，发现前面有
个老人家搭了个棚子摆摊卖粉鱼。妈妈买了一
大一小两碗热粉鱼，她把大份给了我，自己却吃
着小份。由于天冷又饿，加上粉鱼的味道麻辣醇
香，我很快吃完了自己的那份，母亲看我好像没
吃饱，便分出一半倒进我碗里。一旁歇着的老人
家见状，赶忙从锅里舀了一大勺粉鱼分别把我和
母亲的碗填满。母亲起身要多付钱，老人家怎么
也不同意，“一勺粉鱼又没啥，再说我这也准备收
摊了，大冷天别让孩子遭罪，雪估计要下大了，吃
完了赶紧带孩子回家吧！”一碗热乎乎的粉鱼，并
没有多么贵重，但在那个冬天，却给了我不一样
的温暖，不仅是身体上的暖洋洋，更多的是妈妈
和老人家的举动让我感受到了爱是最美好的，是
人性中最值得珍藏的，无关亲人或是陌生人。

之后许多年，我一直是店里的常客，虽然老人
家记不起那件事了，但我一直未曾忘记——人要
心存感恩。

大概是大二放假回老家，小姨告诉我，做粉鱼
的老人家过世了，现在店面换人了，味道也变了，
可我依然愿意去吃一碗，静静地想起曾经的那个
冬日。有些人、有些事会永恒在那一瞬间！

（韩城矿业公司象山矿）

唐清林

一碗粉鱼

人生百味

家文化

岁月有痕


